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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角色逻辑、
现实障碍与体系创新

———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引导意义

邓 磊1,高 纪 欣2,李 琴2

(1.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 国际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将家庭教育的地位由“家事”上升为“国事”。从角色

理论逻辑看,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依法带娃”促使教育角色发生了由“弱”到“强”的突

变,导致家长陷入期待过高、赋权不足的境地。扮演多重角色的家长因角色定位不当最终导致角色行为失

败。影响角色行为的现实障碍主要有: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偏重教育选拔功能的倾向对角色行

为产生负面影响;教育中长期消耗而未及时补回的心理成本、激烈的市场竞争引起的教育焦虑以及教育成本

外溢等导致角色过载;多重社会角色压力下缺乏足够的内外支持,致使多重角色失调,进一步激化角色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为消除家庭教育的现实障碍提供法律支持,为国家、社会、学校和

家长等相关主体“赋能授权”提供法律依据。法律引导下的家庭教育体系创新,应注重探索多主体在家庭教

育中的共生关系和联动机制,努力构建家庭本位的家庭教育共生体系、学校牵头的家庭教育联动体系、政府

主导的家庭教育支持体系以及社区组织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进而形成多元立体的家庭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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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

基础功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

措,也是全面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

个关键环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
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2022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促进家庭教育

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家长在教育观念、知识和

方法上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协同努力。以《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为契机,在社会学视域下

运用角色理论具体分析家庭教育的行为逻辑、
现实障碍和体系创新,对落实国家政策、构建

和谐社会以及深化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与逻辑:家庭教育的角色理论

视角

  家庭教育在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同心圆”式的传统社会关系曾使“天下”形成

了一条共通之“达道”[2]。在这条道路上,宗法

伦理贯穿全程,将家庭教育与政府意志、社会

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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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家庭教育逐渐脱离了

“家国同构”的历史语境。尤其伴随着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公共教育体系的不

断发展,家庭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结构都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家庭教育的价值更多元、方法更

多样、内涵更丰富。《家庭教育促进法》旨在引

领和规范家庭教育,其出台标志着我国家庭教

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与立法探讨

政府对家庭教育高度重视。2015年,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三个注重”,即“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3]。2021年,教育部特别

强调“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对落实立德

树人至关重要”[4]。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出台之前,学界

通过回溯性政策研究、中外对比以及实证调研

等方式从各个角度围绕着家庭教育展开了深

入探讨。在以往政策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学

者结合当前家庭教育现状明确了家庭教育专

项立法的必要性。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家庭教

育存在着教育内容“重智轻德”[5-6]、教育价值观

“物化”严重[7]、陪伴式教育结构性缺位[8]以及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重视不足而代际发展受限[9]

等问题。蔡翮飞与余秀兰通过研究还发现我

国家庭教育观念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工具理性

特征,进而限制了教育方法的选择[10]。余清臣

在综合学界已有研究后指出,当前中国家庭教

育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教育对社会的

消极依附、家庭成员个人主义突出、家校教育

边界不清、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限制了自身

对专业化的教育知识的理解与运用[11]。罗爽

认为家庭教育已具备公共性问题的特征,需建

立“以社会利益为本、以适度干预为原则、主要

调节家庭教育外部关系的专门的法律机制”加

以规范[12]。

在明确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性以及不可

或缺性后,学界对如何立法、立法内容、实施措

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以往我国在家庭

教育政策颁布与落实的对接中常表现为“四个

结合”,即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学校合作、家

庭建设以及言传身教相结合[13]。由于家庭教

育的“私域”性,为了实现国家干预与家庭调节

的恰当结合,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

讨。李曼在对比日本等国家的立法情况后肯

定了家庭教育的“私域”范畴,同时也明确指出

家庭教育中的公共领域特征,认为“家庭教育

立法应细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具体措施,增

强立法的可操作性”[14]。周文娟等学者认为家

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国家权力的介

入则是履行国家义务的体现[15]。杨乐从功能

理论视角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的受教育权相关

法律法规与基本权利,构建了未成年人在家庭

教育中受教育权的法理基础,助力推动家庭教

育的立法进程[16]。姚建龙表示,希望家庭教育

立法是全社会的共识,但家庭教育立法“应跳出

将家庭教育等同于子女教育的传统观念”[17],此

观点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教育立法指向。

在有关家庭教育立法内容的讨论中,郭晓

琳指出当前家庭教育立法应以法律的形式确

立家庭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在

家庭教育中家庭应承担的义务及行为规范、各

社会责任主体的行为规范以及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等问题[18]。边玉芳、张馨宇提出新时代背

景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应当具备

以下特征:教育实施中以儿童青少年为中心,

遵循其身心发展规律,立足国情,反映未来发

展要求;政府施策要体现科学性、普惠性与精

准性相统一,注重规范性和有效性[19]。叶强指

出,应建立教育部门及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协

调配合机制,以学校为主要渠道向家庭提供教

育指导服务,可以针对父母的需求建立专项服务

项目,并特别提出面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应建立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开端计划”等[20]。

当前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关研究

主要集中于立法基础和家庭指导服务体系的

构建以及家校联合、社会协助与服务规范等方

面,并对立法的必要性、充分性作了深入解读,

但就立法后的有效实施策略和现实障碍的探

讨还有待加强。家庭教育作为社会之“共业”,

应从专业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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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而探索构建以家长为核

心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二)家庭教育的角色理论逻辑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使得家长们要

面对从“家事自理”到“依法带娃”的转变,即从

“弱”角色向“强”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无疑会增

加扮演家长角色的难度。角色理论为推进《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从角色理论视角探索家庭教育共生联动新体

系的构建,对认清现实障碍、推动法律实施、促
进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实践意义。

因此,以家长的“角色”身份为切入点,依照角

色理论的行为逻辑展开分析,一方面可以对家

庭教育的政策法规进行深入解读,帮助家庭教

育各主体明确自身权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

强各主体彼此间的协调互动,为促进家庭教育

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探索可行的实施路径。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米德(Mead)分
析了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发现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会有意或无意地模仿他人,从而

调整自身的角色行为以求达到社会对该角色

的要求。基于这一发现,米德确立了角色理论

的基 本 立 场,即 “行 为 有 节 制 的 社 会 决 定

论”[21]。沿着米德的思路,戈夫曼(Goffman)创
造了“拟剧论”。戈夫曼借戏剧类比生活,指出

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如同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

看似无意的举动其实蕴含着多方面考量,譬如

故事的设定、观众的需求、导演的要求以及其

他演员的配合等[22]。“拟剧论”的贡献在于指

出人在很多场合中的行为并不是无章可循的,

可以依据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扮演的社会角色

进行预测。林顿(Linton)进一步细化了角色的

定义,对身份与角色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指
出身份强调的是静态的权利与义务,而角色强

调的是行为期待或规范[23]。

20世纪中后期,角色理论的关注点从静态

的内涵研究转移到动态的实践探索,并提出了

角色期待、角色差距、角色认同、角色冲突等重

要概念。这些概念关注角色的主动性与赋予

性,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动态调整,尤其强调多

重角色 在 社 会 组 织 中 的 支 持 与 互 动。默 顿

(Merton)通过观察人与其他角色之间形成的

各种关系创造了“角色丛”概念,认为个体扮演

的往往不是单个角色,而是紧密关联的多个角

色或者“一个多重身份的复合体”[24]。反之,同
一个社会角色也可以由不同的个体来扮演。

角色扮演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根据周围人

的行为以及别人对于该角色的期待来推断自

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并且不断调整适应自

己扮演的角色。比德尔(Biddle)也认为人们在

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理解环境对自身角色

的期待,慢慢形成自身的行为规范、偏好或信

仰[25]。特纳(Turner)不仅开启了角色研究的

新视角,而且还发现当个体在扮演角色时其行

为动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互动会促使其形成

对自身角色的整体认知,进而对角色行为作出

主观判断,这种介于动机与行动之间的认识、

判断称为“角色认同”,在角色行为规范中起中

介作用[26]。

围绕上述概念,角色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

自洽的行为逻辑,大致可归纳为三个环节:第
一,社会成员由于社会期待而承担某种角色,

并因此被赋予角色权利,此为角色行为的前

提;第二,角色扮演者在自我意识中进行角色

调适,并在社会活动中模仿其他相关角色,逐
渐实现行为统一,完成内外两方面的角色认

同,这是角色行为的表现方式;第三,社会活动

中的每个个体和组织都扮演着多重角色,同一

角色也需要多个主体共同承担,在角色行动过

程中必然会产生内外合力,形成多主体联动。

在该逻辑闭环中,若各环节正常运行则角色扮

演者会实现理论自洽和行动顺利,但若对角色

定位不当、期待过高、赋权不足或协同不力,就
会出现角色差距、角色超载或角色冲突等问题,

最终导致角色行为失败(如图1所示)。这是角

色行为的最终结果,也是新循环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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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角色理论模型

  从角色理论的行为逻辑来看,《家庭教育

促进法》从法理上明确了对家庭教育的角色期

待,并给予了法律上的引导与支持,这已经开

启了新一轮的循环。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作
为家庭教育主要承担者的家长对社会期待和

自身教育角色的认识并不清晰,因此需要国家

从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赋能授权”。与此同时,
其他教育主体的支持与协作也有待加强。家

庭、政府、学校和社会都需要进一步厘清自身

的角色定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期待与障碍:角色理论视域下家庭

教育的现状分析

  社会期待是角色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家

庭教育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社会系统会根

据角色所处的社会位置而对行为模式提出相

应的要求,引导和鼓励该角色的行为,限制和

禁止其超出规范,这就是角色期待。但模式和

规范只是一种具有约束性的宽泛的行为规则,
并不能对角色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提出明确的

要求,需要个体对角色进行主动建构。若个体

或组织对社会期待有着正面认知和积极行为,
则能较快完成由内而外的角色认同,否则就会

出现角色超载或角色冲突。《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出台充分说明了社会各界对促进家庭教

育的期待。当前,家庭教育在实践中还存在诸

多障碍,亟须对各主体进行授权和赋能。

(一)家庭教育的社会期待

从角色理论的视角审视,家庭教育至少涉

及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国家和社会对

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依法承担未成年人抚

养教育义务的期待;二是中观层面,即地方政

府和中小学校作为国民教育支持者和实施者

对学生在原生家庭中获得的观念和能力的期

待;三是微观层面,即家长作为教育者角色的

自我期待。
从宏观 层 面 来 看,家 庭 教 育 是 社 会“共

业”,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大事,受到中央政府

的重点关注。201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

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对于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27]2021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正式出版,该论述摘编

从重要基点、历史传统、品德教育、家风建设等

多个角度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家庭教育的重

大意义,反复强调要“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

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28]。家庭教育需要

社会各界共同关注,需要相关主体联合发力。
一方面,政府的行动重点已从监督转变为指

导、协助家庭教育,支持家庭建设;从关注家长

受教育水平转变为提供针对性和专业性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期待家长能够积极主动地担

起家庭教育的角色重任,保持开放学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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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29]。另一方面,政
府也在积极调动社会相关力量为家庭教育提

供全面支持,譬如敦促学校切实落实“双减”政
策并积极建立家校沟通机制、呼吁社会各界共

同构建良好的家庭教育新模式。

从中观层面来看,地方政府、中小学校与

社会各界都对家庭教育有着不同方面的期待。

家庭教育直接决定着青少年在生活、学业和就

业方面的表现,不仅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健康与

否,而且与经济发展有着深层次联系。对于学

校而言,家庭教育是教学工作与育人活动有效

实施的关键因素,家长是教师最紧密的合作

者。当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还存在着

权责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二者

“越界”“退让”行为不断出现,造成教育主体错

位、职责不明[30]。在家校合作中,学校应协调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促进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权责分明、协调发展。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进入

了终身教育和“全域教育”时代,家庭作为“人
生第一课堂”将为个体发展打下基础,对其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与合作创新能力具有奠基作

用。因此,不仅政府和学校期待家庭教育的有

效实施,而且企事业用人单位也期待员工在原

生家庭中能够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培养良好

的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从微观层面来看,家长和未成年子女是家

庭教育的具体参与者,双方也都具有明确的期

待。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提

升,家长对子女发展的期许和要求不断提高。

近年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力度不断加

大,也越来越重视子女的发展规划,由此出现

了“鸡娃”“内卷”等教育异化现象。另一方面,

青少年也会对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受的教

育产生期待。纵然青少年对自我和社会的认

识还不够成熟,但其教育期待却能真实反映出

自身的成长需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家庭教育的现实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

产生了巨大变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进一步

加大了代际之间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

而家庭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及时跟上时代

的脚步。

首先,我国长期存在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性

失衡和偏重教育选拔功能的倾向,影响着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学校过于注重应试教育和

人才筛选,并将压力直接传递给家长,造成家

庭教育角色模糊。角色模糊是指对角色应有

的权利和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对角色期待和

相关规定缺乏清晰的描述,对角色行为规范不

清楚,处于权责模糊的状态[31]。家庭教育的首

要职责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分层观念的

影响下,家长过度重视子女的学业成绩和竞争

能力,忽略了其身心发展与人际关系,从而导

致家庭气氛压抑紧张,出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但却

不是 天 赋 能 力。根 据“工 作 要 求 - 资 源 模

型”[32],若对家长的期待和要求过高而其施教

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家庭教育角色超载,而角

色超载将意味着家长要在超负荷工作中不断

作出努力。长此以往,家长在教育子女时易产

生无力感、焦虑感和倦怠感等负面情绪。当今

社会对教育的期待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这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与家庭之间通力合作。

但政府促进未成年人发展的支持机制尚不健

全,学校迫于竞争压力而过度重视学业表现,

加之过去一段时间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无序扩

张,最终导致家庭教育的成本严重溢出。2019
年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生参与校

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年度平均费用为13778元,

其中参与校外补习的平均费用为8438元、参
与兴趣班的平均费用为5340元[33]。《中国家

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家

长表示自己在教育子女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其
中焦虑指数高达67%[34]。《2020年中国家庭教

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学生家长的焦虑甚于

小学生家长,疫情期间超七成的家长给子女安排

了课外辅导班,“加课加时”成为常态[35]。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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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理学的角度看,过度的教育压力以及有限

的教育资源容易使家长产生严重的焦虑,而严

重焦虑的家长有更大的概率对孩子采取过度

保护或过度拒绝等极端的教育方式[36]。家长

的教育焦虑主要来自对子女教育结果的担心。

中国社会历来推崇“鲤鱼跃龙门”,人们普遍将

教育视作实现阶层跃升以及防止阶层滑落的

关键因素。当今市场竞争激烈,理想的职位越

来越难以获取,人们便把希望寄托于教育,致
使对教育失败的恐惧陡增[37],进一步加重了家

长负担,导致家长角色超载。

最后,家庭教育面临多重社会期待,家长

自身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当不同角

度的期待和不同维度的角色之间出现差异时

冲突便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教育观念、发展模式、评价方

式和就业机制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

此同时,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从业者不得不投

入巨大的时间成本来追求职业发展,家庭结构

也出现重大调整。《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
版》显示,我国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

到2020年的3.1‰,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

大、育儿成本高成为当下家庭举步维艰的主要

原因[38]。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家长面对的是

多重的期待、混沌的现实和迷茫的未来。当教

育和就业、学校与社会、家长与子女的期待产

生显著差异,家庭教育的角色冲突就日益凸

显。如何在复杂局势下拨开迷雾,在激烈竞争

中寻找发展方向,在多重压力下找到主要矛

盾,是 当 前 家 庭 教 育 亟 待 解 决 的 角 色 冲 突

问题。

  三、赋能与授权:《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引导意义

  根据“赋能授权”的经典管理学理论,若要

组织成员有更好的表现,就必须赋予其额外的

权力,以此增强成员的责任感和能力,进而提

升整个群体的能力,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增权

赋能”。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赋能是指通过

改善个体、团体、组织与社区的资源配置,提高

社会角色承担者的表达、交往和认知能力,增
强自信和激发潜能,进而促进个体和组织协同

合作实现角色目标。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期待

越高,就越需要赋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

台为家庭教育角色赋能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法

律依据。

首先,《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一次以法律的

形式引导全社会关注家庭教育的多重期待和

重大价值,明确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一般权

利与义务,作出了法理上的“赋能授权”。《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从两方面促进家长对家

庭教育的价值认同:一方面,充分强调家长或

监护人角色不仅对一个家庭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而且能够为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未来作

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从意识层面促进家长或监

护人对自身角色的内在认同,有利于为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另一方

面,《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提供了开展家庭

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第五章对家长的家庭

教育方式进行具体规定,对家长充分赋权,从
实践层面促使家长重新审视自身肩负的教育

责任,自觉加强家庭教育,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其次,《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为家庭教育

加强资源配置,从行政渠道引导社会各界从不

同途径为家庭教育赋能。《家庭教育促进法》
“总则”共十三条,其中五条提到各级政府和行

政部门要为家庭教育提供“引导”或“指导”,三
条要求社会各界要给予“支持”“优惠”,对各类

社会机构在家庭教育中担负的角色以及政府

对相关活动的赋能情况作出规定。《家庭教育

促进法》在第四章“社会协同”部分对社会相关

机构进行赋权,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第
三十八条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进行赋

权,体现了对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在家庭教育中

发挥作用的期待;第四十四条以及第四十五条

指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早期教育服务机

构、医疗保健机构等服务机构应积极为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提供科学的育儿知识,协助家长科

学带娃,这是对社会机构的赋能;第四十六条

指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场所应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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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扮演好家庭教育知识的宣传角色,并做好相

关文化服务产品的开发,积极为公众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和服务。这些要求体现了对公益机

构在家庭教育中积极发挥自身作用的期待。

一言以蔽之,《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社会相关

机构各司其职,积极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服

务,这种细致化的规定和要求深刻体现了该法

从实处为家庭教育赋能的本质。

最后,《家庭教育促进法》还在第四章“社
会协同”部分对各教育主体的联动协作提出具

体要求,并进行引导。其中第三十九条至四十

三条对中小学、幼儿园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

色作出了具体要求,如对师资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培训、建立家长学校、邀请专家指导、设
立公益性指导服务站点等作出了较为全面的

规范,同时强调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在赋

能家庭教育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如开展多样

的家庭教育服务活动等。为防止教育角色缺

位或错位等情况的出现,《家庭教育促进法》在
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其
中第五十一条明确了对违反本法规定的中小

学、幼儿园、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等教育服务

机构的处理措施,以保障家庭教育各主体能明

确自身角色定位,为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发挥

应有的作用。

  四、共生与联动:法律引导下的家庭教

育体系创新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由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需要政

府、学校和社会的支持,需要家长、政府、学校

和社会四大教育主体彼此配合,因此有必要建

构一个共生联动的家庭教育体系。“共生”最
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

的紧密互利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
生”主要体现一种积极和谐的价值取向和发展

模式。“价值是共生关系的表征,共生价值评

价的三维尺度为效用性、合理性、共生性。”[39]

“联动”是共生的必然结果。“角色丛”的存在

让人无法只扮演一个社会角色,同样也难以独

自扮演好一个角色。因此,促进家庭教育的关

键就在于加强联动,创新家庭教育形式,丰富家

庭教育内容,构建多元立体的家庭教育体系。
(一)家庭本位的家庭教育共生体系

家庭本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坚实的

基础,家庭教育体系的建构应回归家庭本位。

由于跨越式发展带来的代际鸿沟,我国家庭教

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片面性、断裂性、非理性

等问题,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大了

认知差异。当前未成年人的父母多为“70后”

和“80后”,他们大多数在20世纪最后10年和

21世纪前10年接受高等教育,此阶段是高等

教育粗放式“野蛮生长”时期,此后高等教育则

越发重视内涵式发展。在此情形下,父母的认

知和能力已经与未成年人的成长模式有了较

大差异。作为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原住民”,未
成年人在学习意识方面和接受方式上均出现

了新的时代特征。作为智能化时代的“创世居

民”又被冠以“网生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

著”等称谓[40]。受智能化时代多因素的影响,

未成年人往往个性鲜明,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

学习方式都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具有个性

化、多样化、理性化和高期待性等特征。疫情

期间的线上教学凸显了学生“形式主义的学

习”问题。该问题是早期的机械化浅层学习、

碎片化学习等现象的“规模化叠加”[41],同时受

到信息化时代知识传播的娱乐性、浅表化、碎
片化影响,未成年人容易陷入模糊不定、迷茫

未知的状态。他们渴望得到认可与肯定,敢于

冒险、愿意承担责任。然而,对自我和家庭的

高期待以及人际疏离和代际隔阂,又常常使他

们感到痛苦和孤独。因此,家长必须注重子女

的成长体验,在子女的成长与发展方向方面加

强引导,从情感上发自内心地接纳、认可、关心

未成年人。如果家长不能及时和正确地认识

这一问题,就必然造成教育冲突。

提高认知水平和教育能力是家长不可推

卸的责任,而家长应该与政府、学校、社会各界

“共情共生”。首先,家长应在《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引导和监督下加强角色认同,牢固树立

“家庭教育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的观念。

其次,家长要正确认识当下未成年人的代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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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成长需求和感情期待,根据自身的不足向

政府、学校和社区提交学习意见,主动学习教

育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基于具体情

景扮演多重角色。再次,家长要厘清家庭教育

的“角色丛”:一是要以教育者和陪伴者的身份

对子女进行言传;二是扮演好学习者、工作者

的角色,对子女进行身教;三是厘清家庭内部

的角色关系,加强代际之间的了解、沟通与协

作。最后,其他教育主体应及时回应家长的呼

声,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服务和支持。政府

有责任在全面掌握家庭教育需求的基础上进

行统筹设计,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设立项目

和铺设通道,以促进家庭教育持续发展。学校

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与家庭存在天然的共生

关系,了解家长、促进合作是其应尽的义务。

社会各界也应从不同角度支持家庭教育,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家庭教育。当下最显著的影响

来自于传媒娱乐和消费行业,这些行业有义务

和责任在政府督导下为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

提供良好环境。
(二)学校牵头的家庭教育联动体系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

学校作为法定的专门教育机构,是教育政策的

执行者、家庭的委托者和社会的人才供给者,

是人才培育的主要场域。在促进家庭教育的

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有义务和责任响应国家号

召,为家长提供指导,为社会提供支持;另一方

面学校也有必要关注国家的教育方针,在深入

了解学生家庭教育背景和社会人才需求趋势

的基础上促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中小学校应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将
“双减”作为改革学校教育、助力家庭教育的基

本举措。“双减”的本质在于彰显立德树人的

价值内涵,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创造健康的环

境,进而为社会培育优秀人才。从理论而言,

落实“双减”就要响应政府号召,加强学校与家

庭和社会的联动。从实践来看,落实“双减”还
应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入口处”的调查,即在

入学时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并在

此基础上实施家校合作与特色教学;二是“出

口处”的研判,即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下收

集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和就业市场的人才需

求,并主动邀请来自政府、高校、企业等社会各

界的专业人士为师生提供指导。就具体的教

学活动而言,中小学校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

要积极突破传统应试教育的壁垒,带动家长改

变“唯分数论”的评价观念,为学生提供更丰富

的教学资源;二是要赋予学生主动思考、个性

发展的权利,开发学生多种天赋能力的同时帮

助家长缓解“双减”所带来的教育困惑和焦虑,

并与社会各界一同深度理解和适应教育改革

不断深化的趋势。

其次,中小学校应着力打造有利于家校合

作的教育平台,可通过开办家长学校来传递科

学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教育方式。家长学校

的教育模式不同于一般学校教育,其主要的功

能是提高家长自我提升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为实现此目标,中小学校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家

长的具体情况和切实需求,通过举办家长大讲

堂、开通教育公众号、精准推送教育理论和方

法等,为家长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资源

和学习选择;另一方面应联合政府和社会各

界,帮助家长拓宽信息渠道、建构交流平台,同
时努力推动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改变“旁观

者”或“局外人”的心态,积极营造浓厚的家庭

教育氛围。

最后,中小学校应当提升格局、创新方式,

积极主动地与社会各界进行联动。一方面,中
小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课后延时服务以及社会

实践课程,进入机关、企业与社区开展实践活

动,积极为有家庭教育需要的人群提供专业服

务,主动为政府提供教育信息,以便政府了解

教育问题和调整发展规划;另一方面,中小学

校还可通过建立学生家庭教育档案的形式与

社区一起促进家庭教育的专业化与个性化,同
时也可将典型教育案例反馈给教育行政部门,

并定期汇总家校互动情况,为政府精准施策打

下基础。
(三)政府主导的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提供家庭教育服务,支持和促进家庭教育

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家庭教育促进法》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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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

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

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将
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鼓励和支持以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42]政府的

支持是家庭教育四大主体“共生联动”的坚实

根基。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能为家庭

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充分保障。构建政府主

导的家庭教育支持体系,需要注重以下四个

方面:

其一,要转变治理观念。政府要将促进家

庭教育视作深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生育、养
育、教育和赡养是人在家庭中所经历的四个阶

段。生育和养育均在家庭中进行,此两者的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后两个阶段的质

量。从政府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正

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急剧下降的新生人口数

量;二是日渐庞大的老龄化人群。中国正在以

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迈进,

人口 总 规 模 增 长 惯 性 减 弱。“三 孩 政 策”于

2021年公布,迄今并未发挥预想的效应。近年

来不断出现的“鸡娃”“内卷”等现象,正是家庭

教育不当的典型体现。以上问题极大地影响

了人才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对家

庭教育的支持不仅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还可以

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其二,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政策的推行

与社会接纳程度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应该积

极宣传家庭教育相关政策,提高社会对家庭教

育的接纳度。媒体是政府的“喉舌”,也是当今

人们获取信息的工具,有助于政策宣传。因

此,婚姻登记处、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幼儿

园、学校可适当张贴宣传画,同时还可以利用

多媒体技术加大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

其三,要增加经费投入。各级政府一方面

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
家庭教育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领域,积极落实

经费,加大对农村边远地区和城市弱势家庭的

精准帮扶;另一方面应鼓励号召企业、慈善机

构等社会组织多渠道给予经费资助,同时大力

支持家庭教育指导公益性机构的发展。此外,

政府还应当设立专项经费推动与家庭教育服

务事业相关的科研项目,支持高等院校和有条

件的中 小 学 校 开 展 与 家 庭 教 育 相 关 的 调 查

研究。

其四,要加强行业规范。随着政府对家庭

教育服务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家庭教

育指导将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兴行业,涉及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行

业规范与监督。科学化、规范化是家庭教育指

导行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家庭教育促进法》

为家庭教育指导行业的规范运行提供了法律

依据。相关机构要着力加强行业标准的制定、

任职资格的审核和行业发展的督导。
(四)社区组建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

社区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

宏观社会的缩影。社区内部成员具有密切的

社会关系、共同的文化环境和一致的利益诉

求。社区治理能够直接触碰到基层社会的本

质,对个体和家庭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我

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社会自治和专家参与四种,目前正

在政府的引导下走向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新

格局[43]。与此同时,我国的农村社区自治机制

也在不断完善[44],为促进家庭教育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是一次重

大契机,社区应当借此机会组织构建多主体参

与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

首先,社区管理者应深入领会中央政府制

定的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以明

确工作要求,进而与社区内的家庭和学校一同

认真解读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集中商讨实施

办法,为家庭教育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打好基石。社区管理者应重视家庭教育,帮助

家长加强角色观念、完成角色转变,真正意识

到促进家庭教育是“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

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关键举措。

其次,社区要协同政府将家庭教育活动纳

入社会服务体系。社区作为家庭与社会组织

的“枢纽”,应注重整合社会资源,组建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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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以打破家庭与外界

的隔离,便于对家庭教育的全过程进行引导和

监督。在社区组建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中,有
一些国外经验值得参考借鉴,如德国家庭教育

中心组织的家庭教育活动,其中活动形式包括

护理小组、婴儿俱乐部、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

研讨会和特定主题的“家长之夜”等。社区还

可以打造室内室外相结合的家庭教育阵地,例
如:在室内打造亲子活动馆,定期开展公益讲

堂、生活急救学习等活动;在广场、公园等室外

场所绘制、张贴家风家训、全民阅读、亲子互动

等宣传画,达到“推门可见、移步受教”的教育

效果。
最后,社区要密切联系家庭,与学校协同

建立家庭教育档案,做到全面联系、重点关注。

全面联系是指未成年人住所地的社区居民委

员会应下设指导与服务家庭教育的专业组织

机构,并配有专职人员。社区要注重通过邻里

沟通、走访家庭等方式,及时了解家庭教育的

情况并分层次、分类别做好家庭教育档案。重

点关注是指针对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困难和家

庭教育能力弱的家庭,定期进行指导和帮扶,
充分掌握单亲、双职工、隔代共育等家庭教育

相关信息,同时检查、监督家长依法履行家庭

教育职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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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Logic,RealisticObstaclesandSystemInnovationofFamilyEducation:
ADiscussionontheGuidingSignificanceoftheFamilyEducationPromotion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DENGLei1,GAOJixin2,LIQin2
(1.School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InternationalColleg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theFamilyEducationPromotion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
Chinaelevatesthestatusoffamilyeducationfromamere“domesticmatter”toa“nationalmatter”.
Fromtheperspectiveofroletheory,parentsarenowbestowedwithhigherexpectationsto“raisetheir
childreninaccordancewiththelaw”,resultinginastrongerroleoffamilyinnationaleducation.This
transformationhasledahigherexpectationonparents.Themultifacetedrolesparentsplayresultin
rolemisalignment,ultimatelyleadingtothefailureofrolebehavior.Keyobstaclesthatinfluencerole
behaviorarereflectedinvariousaspects.Structuralimbalancesintheallocationofeducationalre-
sourcesandanemphasisontheselectivefunctionofeducationhavenegativeimpactonparents􀆳role
behavior.Psychologicalcostsaccumulatedoverthemediumtolongterm,unaddressededucation-relat-
edanxietiesduetointensemarketcompetition,andthespilloverofeducationcostscontributetorole
overload.Insufficientinternalandexternalsupportunderthepressureofmultiplesocialrolesleadsto
roledissonanceandexacerbatesroleconflicts.TheimplementationoftheFamilyEducationPromo-
tion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rovideslegalsupportineliminatingobstaclesinfamily
educationandoffersalegalbasisforempoweringrelevantentitiessuchasthestate,society,schools,
andparents.Undertheguidanceofthelaw,theinnovationoffamilyeducationsystemshouldfocuson
exploringthesymbioticrelationshipandlinkagemechanismofmultiplesubjectsinfamilyeducation.
Thisinvolvestheestablishmentofafamily-centeredsymbioticsystem,aschool-ledinteractivesys-
tem,agovernment-ledsupportsystem,andacommunity-basedservicesystem,culminatinginadi-
verseandcomprehensivefamilyeducationsystem.
Keywords:familyeducation;roleexpectations;characteroverload;rolepositioning;roleempower-
ment;linkage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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